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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，吴孟超还

坚持每周做一台手术。他是中科院院士、

“中国肝脏外科之父”，一生做过 1.6 万多

例肝脏外科手术。如今，他再也无法站上

手术台了。5 月 22 日，吴孟超因病去世，

享年 99 岁。

长久以来，吴孟超的“敌人”都是肝

癌。一个成年人的肝脏像个直角三角形，

两个直角边大约长 30 厘米、15 厘米，吴

孟 超 一 生 的 “ 战 场 ” 往 往 就 是 这 狭 小 的

225 平方厘米。他以前可以连着做 3 台手

术，在手术台上站十几个小时。后来，比

手术本身更累、更艰难的事情，是把自己

的身体塞进手术服里。

前几年，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为了方便

照顾他，特意让他住进病房楼 15 层的一

间 几 十 平 方 米 的 套 房 ， 里 间 是 睡 觉 的 地

方 ， 外 间 有 一 张 小 小 的 办 公 桌 。 作 为 院

长，他在病房里处理文件、交代工作，有

时年轻医生进去汇报，看到穿着宽松病号

服的他在桌子后面打瞌睡，满是白发的头

一顿一顿的。年轻人跟他说话，需要“大

声点”“再大点”。他从前走路飞快，没几

个人追得上，后来越来越慢了，甚至有些

摇晃，在同一栋楼里也需要坐轮椅。

一上了手术 台 ， 谁 也 看 不 出 他 是 个

将 近 百 岁 的 老 人 。 绿 色 的 手 术 服 把 他 的

皱 纹 严 实 地 包 裹 起 来 ， 整 张 脸 只 露 出 一

双 眼 睛 ， 不 仔 细 看 ， 很 难 发 现 他 白 色 的

睫毛。

完成手术后，他会仰面坐在皮面磨得

斑驳的椅子上，像个孩子似的翘起双脚，

努力试图把变形的脚趾分开。那是他最放

松的时刻。在 96 岁生日当天，他依然站

上了手术台，只在手术结束后换上军装，

戴上纸片做的粉红色生日帽，匆匆吃了一

块蛋糕。

我吴孟超没有专利

手是吴孟超的“武器”。他常说：“手

比脸重要。脸老了无所谓，但是手的感觉

要保护好。”上世纪 70 年代，他曾到黄土

高原做“赤脚医生”，集体劳动时总戴着

手套，防止长出老茧。手术前，他习惯把

双手交叉弯腰拉伸，六七十岁时还能触到

地面。跟人说话时，他的手指会不自觉地

捧着茶杯旋转。

由于长期握手术钳，他右手食指的第

一个关节向掌心方向蜷起，中指则向无名

指方向偏斜，食指和中指的第一节形成了

一个小小的“V”字。

变形的还有脚趾。做手术时精神高度

紧 张 ， 吴 孟 超 的 双 脚 会 不 自 觉 地 用 力 抓

地。长此以往，他的右脚第二根脚趾紧紧

地压在拇趾上。他只能穿布鞋或者宽松的

运动鞋，手术中穿的拖鞋也是特制的，右

鞋前端部分被整齐地切掉。

吴孟超的手从小就巧。5 岁时跟随母

亲前往马来西亚投奔做米粉的父亲，每天

凌 晨 三 四 点 钟 起 床 ， 拿 木 槌 舂 米 。 7 岁

起，他帮家里割橡胶。“橡胶树中间有一

条水线，不能破坏，它像人的血管一样，

是树的营养线。割的时候下刀要够深，但

要适度，不能把水线破坏了，否则就冒一

个疙瘩，像长了个肿瘤。”晚年的他有时

会记不清前一天做了什么，却很爱回忆这

段少年时光，认为那是自己“最早的操刀

训练”。他的家里至今保存着一把早已生

锈的割胶刀。

文化大革命期间，他曾亲眼见到同事

因 受 不 了 批 斗 而 自 杀 ， 抢 救 时 因 处 理 不

慎，这个同事右手肌肉坏死，再也拿不了

手 术 刀 了 。 有 人 扬 言 要 砍 断 吴 孟 超 这 个

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的双手，那是他一生中

最害怕的时刻之一。

有人说他“手指上长了眼睛”。上世

纪 80 年代，第一届中日消化道外科会议

在上海举行，日本医学代表团的摄制组要

求拍摄中方主席吴孟超的肿瘤切除手术，

国内有人担心“吴氏刀法”泄密，他却爽

快地同意了。手术中，他要把长有肿瘤的

部分肝脏与周围的正常组织分离开，以便

切 除 ， 手 在 病 人 腹 内 ， 眼 睛 却 望 向 天 花

板，过了一会儿，肿瘤就被拿了出来，而

镜头只拍到了腹腔外的影像。

肝脏内部血管神经细密，吴孟超烂熟

于心，做手术更多依靠的是手感。有学生

在他身边十几年，依然学不会他的手法。

护士长程月娥觉得，当时吴孟超不怕别人

拍，是因为他“知道别人拍不去”。

吴 孟 超 却 说 ：“ 这 技 术 更 多 人 学 去 ，

为更多人服务，不是更好吗？我的所有技

术属于人类，我吴孟超没有专利！”

他明白，想救更多的人，只凭自己一

双手远远不够。从 1979 年到 2012 年，他

带教了 85 名硕士生，67 名博士生，23 名

博士后研究员。在劝说本想从事临床的学

生 丛 文 铭 进 行 肝 癌 的 病 理 学 研 究 时 ， 他

说 ：“ 一 个 医 生 ， 如 果 只 知 道 埋 头 开 刀 ，

只能成为一个‘开刀匠’。一把刀一次最

多只能拯救一个病人，而一套理论却能挽

回千万条生命。”

他把“医生”放在自己所有的身份之

前。64 岁时，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

军海军军医大学副校长，分管全校的医疗

和科研工作，同时兼任原第二军医大学附

属长海医院 （以下简称“长海医院”） 肝

胆外科主任，可他依然觉得自己“首先是

个医生”。程月娥回忆，为了推掉一些不

重 要 的 行 政 事 务 和 应 酬 ， 吴 孟 超 甚 至 会

“躲进手术室里”。

几年前，有人把吴孟超的故事改编成

了话剧，演出后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
吴孟超平静地说：“我没有那么高大，只

是个医生。”

充满消毒水和血腥气味的手术室是他

觉得最舒服的地方。对他来说，过年是最

难熬的日子，因为没有手术排期。“他甚

至会在过年期间特意到手术室旁的更衣室

洗个澡，权当做过手术了。”程月娥说。

不是人的病，而是病的人

程月娥说，吴孟超的病人都是“最差

的”：“一是病很重的，其他地方不愿意收

治；二是很穷的。”有外地来的病人没挂

上号，坐在诊室门口等，他看不过去，通

常会为他们加号，一直忙到下午，饭都顾

不上吃。

上世纪 90 年代，在吴孟超把东方肝

胆外科医院从长海医院的一个科室独立成

“院中院”后，作为院长的他更忙了，但

依然坚持每周二上午出门诊。听说他能治

好肝病，有远从山东农村赶赴上海的病人

一见到他，就“扑通 ” 跪 倒 。 也 有 因 为

看 病 家 徒 四 壁 的 老 人 独 自 离 家 出 走 ， 找

到 吴 孟 超 ， 从 口 袋 里 掏 出 一 把 零 钱 ， 满

脸 绝 望 ：“ 您 看 能 治 吗 ？”还有病人打听

到他家住址，抱着病历和化验单，在门口

等到深夜。

最后这些年，从办公室到诊室门口的

这段路，吴孟超从来不坐轮椅，也不让旁

人搀扶，怕患者看到自己衰老的样子。手

术 时 ， 医 护 人 员 总 要 在 他 身 后 放 一 把 椅

子，让他累了可以坐一坐，但手术结束前

他从没坐过。

一次手术后，他默默坐上椅子，叹了

口气：“力气越来越少了，确实累了。”程

月娥劝他累了就少做点，他说：“你看这

个病人，才 20 岁，大学刚读了一年，再

累也得做啊！”

为了让他少走一点路，医院特意为他

安排距离门口最近的手术室，但这份苦心

往往是徒劳的。做完手术，他依然习惯在

那条 50 米长的手术室走廊上转一圈，有

人在椅子上打盹，他会大骂：“你倒是真

有大医生的架子！”他甚至忍不了外科医

生胖，见到身材走样的医生，他会小声跟

旁边的人说：“这是谁啊？太胖了，要想

办法把他换掉。”

他觉得，外科医生胖了，做手术时距

离病人就远了。身高 1.62 米的他，体重常

年维持在 50 多公斤，手术时身体总是紧

贴着病人。

“ 吴 老 见 不 得 病 人 受 委 屈 。” 程 月 娥

说。手术开始前，他只要看到麻醉后的病

人光溜溜地躺在手术台上，总要发脾气：

“病人这样冷不冷？”他做手术以快闻名，

问诊和查房却慢得出奇。每次查房，他总

要先把双手搓热，再接触病人的身体。做

完检查，还不忘把病人的鞋子摆放到便于

下床的地方。

他总是跟学生说：“我们要治的不是

人的病，而是病的人。”

他的学生杨广顺回忆，上世纪七八十

年代他刚跟着吴孟超做手术时，手术室的

条件异常艰苦。没有麻醉机，吴孟超要在

手术过程中蹲在一旁为病人量血压、听心

跳，将棉签上的绒毛粘在病人的鼻孔下，

看绒毛的动态来监控病人的呼吸。当时没

有 B 超， 只 有 A 超 形 成 的 波 形 图 ， 连 肿

瘤 的 位 置 都 很 难 把 握 ， 很 多 医 生 在 为 病

人 剖 腹 后 ，发现做不了，只得重新手动

缝合切口。

如今，器械缝合技术早已成熟，吴孟

超 却 依 然 坚 持 用 手 缝 合 。“ 器 械 缝 合 省

事，但‘咔嚓’ 一 声 ， 1000 多 元 就 花 掉

了 。” 他 说 ，“ 我 吴 孟 超 手 缝 可 以 分 文 不

收 。” 他 坐 诊 时 ， 如 果 B 超 能 解 决 问

题 ， 绝 不 让 病 人 去 做 花 费 更 高 的 CT 或

核磁共振。

他对学生说：“解决看病难、看病贵

的问题，医院和医生要从自己做起，千万

不能把医院开成药店，把病人当摇钱树。”

因为他知道穷是什么滋味，幼年时期

他经常吃不 饱 肚 子 。 前 几 年 以 吴 孟 超 为

原 型 的 纪 录 片 《我 是 医 生》 上 映 ， 为 他

写 过 传 记 的 方 鸿 辉 一 眼 就 看 出 有 一 处 场

景与事实不符：“演他小时候的演员穿得

太好了！”

在马来西亚割橡胶时，吴孟超通常只

穿一条短裤，连鞋都没有。一家人常吃老

香蕉树砍掉后剩下的芯子，这通常是当地

人用来喂猪的食物。抗战爆发后，他从马

来西亚回国，在昆明被偷光了财物，连饭

都吃不上，从此落下了胃病。

上世纪 90 年代，东方肝胆外科医院

新楼筹建时，经费出现缺口，有人建议医

院涨医疗费。因为相比其他医院，东方肝

胆外科医院的肝癌治疗费过低。吴孟超坚

决不同意：“如果大楼盖起来了，老百姓

却看不起病，我是不会安心的。”

几年前，吴孟超的二女儿得了肠癌，

并已转移到肝部，他坚持亲自给女儿做手

术。他说：“平时我把病人当亲人，这时

需要把亲人当病人。”有时他为了观察病

人的术后情况，带着铺盖在病房一睡就是

几个月。为了方便病人和家属，医院直到

下午三四点依然有员工推着餐车，卖热腾

腾的包子、豆浆、烧麦等。

实在抱歉，让你们等我了

几十年来，很多痊愈出院的病人给吴

孟 超 送 去 红 包 ， 有 的 华 侨 和 外 国 人 送 外

币、金戒指，他都谢绝。有“推不掉”的

红 包 只 得 收 下 ， 病 人 在 出 院 结 账 时 才 发

现，红包内的金额早已变成他们预交的住

院治疗费用。

1991 年 ， 一 位 印 尼 华 侨 为 了 感 谢 吴

孟超“给予第二次生命”，把一辆桑塔纳

轿车开到医院，并留下字据：“自愿赠送

轿车一辆”。吴孟超没办法，把轿车和字

据一同交给了学校。

那年他即将满 70 岁，依然骑着一辆

铃都不响的自行车上下班。有时同事看他

身上贴着胶布，一问才知道，“又摔了”。

后来为了安全，家人给换了辆轮子小一点

的女式自行车，他一直骑到 80 多岁。

在 学 生 周 伟 平 眼 里 ， 吴 孟 超 生 活

“ 太 不 讲 究 了 ”。 他 几 乎 没 见 过 老 师 穿 便

服 ，“ 最 爱 穿 的 就 是 军 装 ”。 吴 孟 超 的

“包”通常是一个纸袋，平时连钱包都没

有。只有在出差时才会带上现金。他从来

不坐头等舱，理由是自己“个子太小，坐

头等舱浪费”。

1979 年 ， 他 跟 同 行 在 美 国 旧 金 山 参

加 一 个 国 际 外 科 学 术 会 议 ， 他 报 告 从

1960 年 1 月至 1977 年 12 月，手术切除治

疗原发性肝癌共 181 例，其中包括长海医

院首例成功的肝外科手术，以及世界首例

成功的中肝叶切除手术。肝癌手术成功率

已 达 到 91.2%， 有 6 例 已 生 存 10 年 以 上 。

而在他之前作报告的两位西方专家所做的

肝癌切除手术，加起来共 18 例。当时有

媒体报道称“旧金山刮起吴旋风”，而在

10 年前，中国外肝叶切除的死亡率尚在

30%以上。

他 说 自 己 过 不 惯 高 档 的 日 子 。 1963
年，作为在第八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上赢

得掌声最多的发言者之一，吴孟超第一次

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招待会。可他光

顾着听讲话，连筷子都没敢动一下，“那

天晚上没有吃饱，闹笑话啦！”

他不仅自己“抠得要命”，还要求整

座 医 院 都 跟 他 一 样 。 走 廊 的 灯 只 亮 一

半 ， 纸 张 却 要 双 面 使 用 。 内 部 开 会 ， 有

人 用 一 次 性 纸 杯 倒 水 ， 他 的 目 光 仿 佛 是

“射出来的”：“大家都有自己的杯子，为

什么要浪费？”

2005 年 冬 天 ， 吴 孟 超 被 推 荐 参 评 国

家最高科学技术奖，考核组与他谈话的时

间和他的手术时间冲突。吴孟超坚持手术

不 能 推 迟 ， 让 考 核 组 等 到 下 午 。 等 见 了

面，吴孟超说：“实在抱歉，让你们等我

了。病人是一位外地普通农民，多住一天

院，对他都是负担。”

他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当年的国家最

高科学技术奖。这是自 2000 年国家最高

科学技术奖设立以来，第一次颁给一位医

学家。写有“奖金 500 万元”的牌子比他

的身躯还宽。

这 时 候 的 他 又 慷 慨 得 吓 人 。 吴 孟 超

说：“奖金我是一分钱都不会拿的，一部

分用于加强基础研究，一部分用于加大学

科人才培养，剩下的放入基金会里用于加

快肝胆外科事业的发展。现在我的月工资

有 3000 多元，加上国家和总后勤部补贴

的院士津贴，还有医院的补助，足可保证

三餐温饱，衣食无忧。”

他 在 1995 年 设 立 了 “ 吴 孟 超 肝 胆 外

科医学基金”，把历年积蓄的 30 多万元和

多年来社会各界捐赠、表彰他的 400 多万

元都拿了出来。

手 术 室 外 的 休 息 间 常 年 放 着 他 的 杯

子 —— 一 个 原 本 用 来 装 咖 啡 的 玻 璃 罐 。

椅子也用了十几年，他弓着腰陷在里面，

看上去格外瘦小。

进入晚年，他几乎所有的合照都站在

最中间，因为个子矮小，人群到了中间总

会突兀地凹下去。手术时他总要垫一块近

20 厘 米 高 的 台 子 。 当 年 因 为 个 头 的 原

因，他差点没当上外科医生，但他总觉得

个 子 小 更 灵 活 ，“ 外 科 医 生 要 看 能 力 大

小，不是个子高低”。

他这一生面对的阻碍远远不止身高。

抗战时期，他顶着炮火在破庙里读书。大

跃进时期，他和两个同事成立了“三人研

究小组”，窝在牛棚里制作肝脏标本。“文

革”期间，他的副教授和党内职务被免，

由主治医师降为住院医生，“三人研究小

组”也被勒令解散。造反派没收了他所有

的日记，却没发现一句抱怨的话。在红榜

上重新确认党员身份时，他在第一批里没

找到自己的名字，失声痛哭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受条件所限，吴

孟超只能将实验室建在一间废弃仓库里，

雨季来时，他总要把仪器搬到高处，拿着

扫把往外扫水。有外国客人前来参观，直

言“很失望”，还有人感慨：“这么差的条

件，怎么还能出成果！”

他借此机会向学校党委打报告，拟建

一所集科研和临床于一体的肝胆专科医院

和研究所。吴孟超像给自家建房子一样，

找熟人请来华东设计院的专家，提出设计

要求，几乎细到每一个房间。在他的设想

中 ， 病 房 的 窗 子 都 朝 南 ， 每 层 还 有 一 个

“阳光房”，有高大的落地窗和椅子，供病

人们休息活动。

1992 年 下 半 年 ， 建 筑 材 料 价 格 猛

升，医院几乎停工。吴孟超多次到北京求

援 ， 四 处 筹 款 ， 整 个 工 程 原 预 算 800 万

元，后追加到 2300 万元。不少捐助单位

的老板都曾是他的病人。直到现在，东方

肝胆外科医院还是国内外唯一一所肝胆外

科专科医院。

这辈子一共醉过两回：一回
是抗战胜利，一回是上海解放

进入耄耋之年，为了收治更多病人，

他在一片反对声中将新院建在距离上海市

中心将近 40 公里的安亭镇，90 多岁依然

前往工地监督施工进度，甚至车上长期有

一顶他专用的安全帽，每次他一去，工人

们就说“这个矮老头又来了”。

新院建设总投入上亿元，为了筹款，

这个“矮老头”会跟人喝酒，但从来没人

见 他 醉 过 。 他 说 自 己 这 辈 子 一 共 醉 过 两

回：一回是抗战胜利，一回是上海解放。

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有一间院史馆，专

门用来摆放吴孟超得过的荣誉，近百平方

米的房间几乎被 摆 满 了 ， 有 的 奖 牌 和 别

人 赠 送 的 书 法 作 品只能层层叠叠地堆在

地上。

这 些 年 ， 有 的 学 生 开 始 叫 他 “ 老 人

家”“老爷子”，还有胆子大的会在背后叫

他“老头儿”。更多人习惯叫他“吴老”，

从上世纪 90 年代他当上院士开始，这个

称 呼 已 经 叫 了 20 多 年 。 在 他 之 前 被 叫

“老”的，是大他 8 岁的老师裘法祖。

他始终记得裘老叮嘱他“要把病人背

过 河 ”，“ 外 科 医 生 要 会 说 、 会 做 、 会

写”。这“六字箴言”至今摆在他的办公

室里。如果要跟裘老一同参加会议，他总

会 买 比 老 师 更 早 的 班 机 ， 提 前 在 机 场 等

候。当时在会场，人们总能看到一位八旬

老人搀扶着一位九旬老人。

后来，吴孟超的许多学生都早已过了

退休年龄，却还在照常工作，“吴老还没

退我们哪敢退啊”。只是他的同龄人基本

都已不在了，有时他问起某个老友，学生

们会骗他“身体好着呢”，其实已经离世

多年。

在 周 伟 平 印 象 中 ， 老 师 只 流 过 两 次

泪，一次是同事、好友陈汉离世时，他在

追悼会上抱着遗体嚎啕大哭。在当天的日

记里，他重重地写了多个感叹号。他书柜

的老相册里至今夹着几张陈汉的照片，已

经泛黄，却还保存完好。

另一次是夫人吴佩煜去世时，他在一

旁低声抽泣。现在他的家中还挂着一幅十

字绣，上面是一对小狗——他和夫人同生

于 1922 年，都属狗。

他始终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老人。他

不喜欢别人搀扶，拒绝拄拐，也不愿意有

人 跟 在 他 身 后 。“ 我 还 不 老 ， 力 气 还 可

以 。” 他 一 字 一 顿 地 说 。 一 场 手 术 结 束

后，他悄悄告诉杨广顺，自己现在要尽量

“少吃、少动”，保持低水平的代谢，“我

还 能 干 到 120 岁 ！” 几 年 前 ， 他 生 病 住

院，还要坚持自己洗脸、上厕所。护理部

主任叶志霞回忆，他当时说：“这辈子只

有母亲给我洗过脸。”他最后一次见到母

亲，已是 78 年前的事了。

他 35 岁时，父亲患胆囊结石，由于

当 地 医 疗 条 件 差 ， 手 术 没 做 好 ， 引 起 胆

漏、黄疸逝世。他十分痛苦，身为一名肝

胆外科医生，却连自己的父亲都救不了。

从那以后，他把每一位病人都当作父亲，

拼命地救。前些年，二女婿患了肝癌，他

气得拍桌子：“知道我是治肝癌的，却偏

要找上门！”

在这个世上，他变得越来越孤单。周伟

平觉得，这 也 是 他 爱 往 手 术 室 跑 的 原 因 。

“一做手术，什么都忘了 。”夫人去世的第

二天，他又像往常一样走进了手术室。

人总要死的，但要活得有质量

吴孟超不爱过生日，有时会私下里跟

杨甲梅说自己“不行啦，没几年活头了”。

以前，吴孟超总是第一个到手术室，

看旁边手术室的医生还没来，他会小孩似

的说：“咱们快点做，到时可以炫耀，我

都做完了他们才来。”最近这几年，他习

惯起床后睡个回笼觉再到手术室。就是从

那时起，程月娥才开始觉得吴孟超“是个

老人了”。学生杨甲梅印象中，两三年前

他们一起去迪拜参加学术会议，老师在出

远门前需要带上夜壶和轮椅。

许多人捎话给吴孟超，让他“别再做

手术了”，就连长期在他身边的人也不明

白“老人到底图什么”。

为了跟上时代的脚步，他坚持每天阅

读十几份报纸。80 多岁时，他还坚持站

着给本科生上课。他说自己至今还在做手

术，一是为了救治病人，二是为了带更多

的年轻人。

1960 年 ， 吴 孟 超 提 出 的 “ 五 叶 四

段”肝脏解剖学理论为肝脏手术提供了关

键性的解剖标识，成为探索肝脏手术的理

论依据。次年，他发明了“常温下间歇肝

门阻断切肝法”，极大提高了手术成功率，

至今仍被学界认为是最 简 单、最 有 效 ，也

是最安全的方法。这些理论研究和临床方

法早已被编写入医科生的教材，并沿用至

今 。有 时 他 会 亲 自 给 本 科 生 上 课 ，用 两 个

课 时 将 自 己 花 了 数 年 时 间 得 出 的 研 究 成

果传授给那些稚嫩的后来者。

直到现在，海军军医大学的新生入学

后，学校还会统一组织观看上世纪 60 年

代以吴孟超为主角拍摄的纪录片 《向肝胆

外科进军》。片中的吴孟超黑发浓密，腰

板挺直，不戴眼镜。

吴孟超活了快一个世纪，曾经无数次

接近死亡。战争年代，炮弹就在他身边爆

炸。当了医生，他在手术中被扎破手指，

极有可能被病毒感染。他拯救了无数人，

也总有一些人是他救不了的。他有时会骗

病人“会好起来”，但出了病房就叹气。

他跟身边的人说，不要跟病人说他们

的生命还有多长时间，也不要计算自己的

年 龄 。“ 人 总 是 要 死 的 ， 但 要 活 得 有 质

量。”他说，“只要我活着一天，就要和肝

癌战斗一天。”

只 有 在 手 术 室 ， 吴 孟 超 才 觉 得 自 己

是年轻着的。丛文铭说：“退休永远不可

能 从 他 嘴 里 说 出 来 。 劝 他 的 都 是不了解

他的人。”

几年前的一次手术后，疲惫的吴孟超

告诉程月娥：“如果我有一天倒在手术室，

不要慌张，记住帮我擦一下。你知道我是爱

干净的，别让人看见我一脸汗水的样子。”

参考书目：
《肝胆相照：吴孟超传》 方鸿辉/著

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
《吴孟超传》 王宏甲、刘标玖/著 华

文出版社
《黄家驷外科学》 吴孟超、吴在德/

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

吴孟超和他的225平方厘米战场

手术中的吴孟超一边用手“感觉”肿瘤，一边紧紧

盯着监护仪器。 受访者供图

两台手术中间休息时，他翘起因长期手术用力而

有点变形的脚趾头。

受访者供图

吴孟超在办公室工作。 玄增星/摄

吴孟超在做手术。 受访者供图 吴孟超的六字箴言。 玄增星/摄


